
面朝大海，背靠

尖峰岭。新月形的海

湾，浪花翻腾，奔向眷

恋的家园。

盐田里，一条老

旧的铁路，还有一列

拉盐的老火车，历经

半个多世纪的风雨，

依然厮守在原地，不

离不弃。

海盐文化馆里，

制盐的老物件，轻拾

记忆深处的碎片，温

暖如歌岁月。

炎热的夏天，一

杯老盐柠檬水，回味

悠长。爱的味道，瞬

间在心底弥漫。

莺歌海，有青山

的拥抱，也有海水的

恩赐。

在“天空之镜”

里，我看见了，蓝绿互

动，诗意流淌。

天涯海角

南海之滨，一个

富有诗意的名字，出

自两个朝代先贤的摩

崖石刻。

岁月沧桑，历史

和传说在这里交融。

当文字的灵魂与岩石

附体，岩石的生命就

有了意义。

斗转星移，天涯

石、海角石和日月石，

看尽日出日落，见证

多少的离别与重逢。

凝视着这些有灵性的

岩石，让我顿生羞愧

和敬畏。

在天之涯，海之

角，我再一次相信了，

海枯石烂和天荒地

老。我悄悄地把多年

以前的诺言和誓言，

在心里长久地默念。

□□ 韩盼锋又是一年槐花香
岁月轮转，季节更迭，不觉

间，又是一年槐花盛开的时节。

那淡淡的、甜甜的香气，如同远

方的诗意，悠然飘至，让人心生

欢喜。

槐花，不同于那些娇艳的花

朵，它没有浓烈的香气，也没有

绚烂的色彩。但它却有一种独特

的韵味，一种朴实而深沉的美。

它的花朵小巧玲珑，洁白如雪，

一串串挂在枝头，随风摇曳，仿

佛在诉说着岁月的静好。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巷陌间，

总有那么几棵槐树。每到这个季

节，那淡淡的槐花香就会弥漫在整

个村子里。我和小伙伴们总会跑

到槐树下，仰望着那满树的花朵，

闻着那沁人心脾的香气，嬉戏打

闹，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如今，岁月已逝，童年不再。

但每当槐花盛开的时节，我总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美好的时

光。那淡淡的槐花香，仿佛穿越

了时空，将我带回了那个纯真的

年代。

走在街头巷尾，不经意间就

能闻到那熟悉的槐花香。我停下

脚步，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

气，仿佛要将那香气全部吸入肺

腑。那香气，如同岁月的痕迹，

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槐树，那是一种极具诗意的

树。它没有柳树那婀娜的身姿，

也没有桃树那艳丽的花朵，但它

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它的

花，不仅仅是一种花，更是一种

情感的寄托。它见证了我们的成

长，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美好的

时光。每年的这个时候，它都会

如期而至，为我们带来一份别样

的惊喜和感动。

又是一年槐花香，岁月匆匆，

但那份美好却永远不会消逝。让

我们在欣赏这美丽花朵的同时，

也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

值。让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把

握每一个机会，让生命绽放出更

加绚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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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松“野老头”的浪漫
在我眼中，父亲是一个不安分

的人。他好面子，不服输，嗓门大，

好争论，即便到了古稀之年，还时常

与母亲拌嘴。平时母亲经常把他唤

作“野老头”，但父亲却不以为意。

一次回老家，恰逢后山果园的

枇杷成熟了，父亲就耐不住性子，挑

起了早已蒙尘的竹筐，声若洪钟地

对我嚷了句：“走！上山采新鲜的枇

杷，给你母亲尝尝鲜。”我一听，连忙

阻拦：“这山路太难走了，到处长满

半人高的草。再说了，现在市场上

的枇杷也不贵，何必折腾呢？”可生

性执拗的他哪肯听劝，大手一挥，就

风风火火地出了门。

来到半山腰的果园，父亲环顾

四周，找到一棵高大的枇杷树。他

挽起裤腿，便要向上攀爬。我又是

一惊：“爸，您这么大岁数了，爬树太

危险了。”可父亲不由分说，攀着枝

条就往上蹿，动作娴熟麻利。我赶

忙上前扶着树干，唯恐有个闪失。

但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枇杷果

在父亲的左攀右折下“俯首称臣”，

乖顺地躺在了竹筐里。仔细一看，

每个果实上都沾着露水，黄澄澄的，

饱满的皮让人垂涎欲滴。

我不得不钦佩起眼前的这个

“野劲十足”的老头，这身手哪里看

得出是年逾七旬的人。

回到家中，我把父亲的“英勇”

表现狠吹了一番。母亲却吓得不

轻，她对父亲嗔怒道：“你这野老头，

到底知不知道珍惜自己啊？万一摔

伤了，我可不伺候你啊！”话虽如此，

但我知道母亲向来是“刀子嘴，豆腐

心”。破天荒的是，父亲这回竟没有

争辩，只是一个劲地“坏笑”。

傍晚时分，我路过厨房，突然看

见父亲静静地蹲在角落，手上不知

道在摆弄着什么。我蹑手蹑脚地凑

近，只见他小心翼翼地用纸袋将枇

杷遮盖好。我哑然失笑道：“爸，您这

是给枇杷盖被子呢？您是害怕枇杷

在夜里受冻吗？”父亲抬头看我，眼神

中掠过一丝傲娇：“一看就知道没有

干农活的经验。这样包起来，可以避

免枇杷水分流失，口感也更好。你知

道吗？你母亲可爱吃枇杷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野老

头”，眼角不禁有些温热，心头如春

水轻漾。在那个年代，来自农村的

父母，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所谓的

爱情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

有山盟海誓的刻骨铭心。但那一份

平淡质朴、发自肺腑的关爱，却让彼

此的生活氤氲着一树繁花的芬芳。

土岭梨花白
□□ 董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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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那布满老

茧的手，耕耘着属于

自己的土地，编织着

一 段 平 凡 而 又 温 馨

的 婚 姻 篇 章 。 他 们

的 爱 情 ，不 曾 张 扬 ，

不曾耀眼，却如细水

长流，静静地滋润着

彼此的心田。

四季回音

前不久，我重返故里，参加那历

经沧桑的祠堂修缮落成的典礼。时

光仿佛慢了下来，在充满回忆的老屋

中，母亲与我絮絮叨叨地谈起了父

亲。尽管他已离我们而去，转眼间七

个春秋轮回，但母亲的言谈间，总似

有父亲温暖的身影在侧。

在柔和的灯光下，母亲的眼睛里

闪烁着年轻时的光芒，她款款道来与

父亲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那些或

甜或苦的往事，宛如一幕幕电影画

面，在母亲的叙述中重现。她的嘴角

轻轻上扬，露出一个温柔而幸福的微

笑，仿佛时光倒流，她又回到了那个

与父亲携手同行的年代。

我知道，这份深藏于母亲心中的

思念，如同老树的根须，深深地扎在

了她生命的土壤里。五十余载的风

雨同行，父亲如影随形。如今虽然人

已远，但那份情，那份爱，却如老酒，

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香醇浓厚。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母就如同

那片土地上最朴实的种子，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简单而规

律。他们用那布满老茧的手，耕耘着

属于自己的土地，编织着一段平凡而

又温馨的婚姻篇章。他们的爱情，不

曾张扬，不曾耀眼，却如细水长流，静

静地滋润着彼此的心田。

岁月如歌，父母的爱情故事里，

没有惊心动魄的章节，却有着柴米油

盐的温馨。他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

雨，见证了彼此的蜕变与成长。在生

活的田野上，他们携手并肩，共同面

对困难和挑战。那些艰难的时刻，他

们彼此扶持，成为对方最坚实的依

靠；在伤心的时刻，他们相互慰藉，用

爱的力量抹去彼此的泪水。

听母亲讲，她与父亲认识的时

候，父亲家里很穷，但她看中的是父

亲的勤劳和本分。结婚五十多年来，

生活虽然贫苦，但父母总是很恩爱，

生活中从来不会缺乏欢声笑语。在

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们的一群儿

女健康成长，有所作为。

父母的爱情看似很普通、很平

淡，但也有激荡人心的动情之处。我

相信，那就是爱情，是那种平凡而深

沉的爱情。它不像诗篇中的跌宕起

伏，更多的是在日常的喧嚣中，默默

地维持着家的温暖与安宁。

在那个时代，父母的情感如同深

埋在心底的种子，即使面对不开心，

他们也习惯将其默默收藏。生活总

是要继续，哪怕脸上还挂着沉郁的表

情，手中的劳作却从未停歇。我记

得，母亲的唠叨曾是那么频繁，如今

回想起来，我才真正理解了它的意义。

与现今一些人对爱情的态度不

同，他们更多看重的是物质的富足，

选择的可能是财富的拥有者。当矛

盾升起，有人选择一走了之。但在那

个年代，离去是绝不被接受的，不能

离开，于是只剩下言语的倾诉，那就

是母亲的唠叨。

生活就在这些具体而微、凌乱而

琐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地流逝，从

青春年少的活力到暮年的风烛残

年。这样的爱情，或许在外人看来显

得贫乏，缺少激情与浪漫，但它却是

真真实实、简简单单地存在着。

二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介绍，

让我与妻子有了第一次的相遇。在

那个决定的瞬间，她并未问我关于物

质的拥有——车、房、收入，而是关心

起我的内心世界，询问我平时的爱

好。当她听说我喜欢写作和摄影，还

曾有过一些文字见诸报端，她的眼中

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她告诉我，她很

欣赏那些有着上进心的男人。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幸运之神

的眷顾，让我遇到了这样一位知书达

理、懂得欣赏灵魂深处的女孩。岁月

如歌，转眼间，我与妻子已携手走过

了二十余载的婚姻旅程。在这漫长

的时光里，我始终不懈地努力着，无

论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拼搏，还是

生活中的点滴，我都竭尽全力，希望

用我的成绩来回报她当年对我的赞

美与信任。

我常常陷入沉思，爱情这棵树需

要时间的雨露滋养，然而在这漫长的

岁月里，有太多的事物难以预料，一

切都在流转，一切都在变迁。世界在

变，人心亦然，似乎总有理由去改

变。然而，我对妻子始终如一的态度

是，我满足于与她共度的每一个平凡

瞬间——一起在油腻的厨房里擦洗，

一起打扫房间角落的尘埃，一起清除

玻璃上的斑驳，一起穿梭于菜市场的

喧嚣。

这些日子，或许平凡得不足以引

人注目，或许缺少了浪漫的点缀，但

当我们的双手紧紧相握，那一刻，一

切都不再重要。我已经决定，要与她

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直到白发苍苍。

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胸怀如同大

海，能够容纳百川，对许多事物都抱

以宽容的态度。衡量一切的标准随

着需求而流动，爱情亦然。当金钱的

价值观发生转变，爱情的标准似乎也

随之改变。有些人不再追求天长地

久，转而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这样的

婚姻，又能走多远？这究竟是一种社

会的进步，还是一种精神的堕落？如

今，我们常常听闻，许多人不愿步入

婚姻的殿堂，而谈及爱情，条件往往

与车、房、高收入挂钩，甚至还有那高

得令人咋舌的彩礼。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回首父辈们

的婚姻，再看看我与妻子之间的爱

情，我发现，我们的故事更多的是关

于共同创造幸福的篇章，是锅碗瓢盆

交织成的交响乐，是彼此间的赞美与

鼓励。

在这个时代，爱情似乎有些偏离

了它原有的轨迹，变得功利而缺乏真

诚地付出。当看到爱情被当作一场

游戏，可以随意组合又随意解散，我

不禁感慨万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回

想起父辈们那个年代纯真而朴素的

爱情，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震撼

和敬意。

我不禁思考，在这个时代，许多

年轻的夫妻们，有多少能够在岁月的

长河中，手牵手，肩并肩，漫步在那金

色的阳光下，一起回忆那些共度的时

光，一起聆听风的低语和心的跳动。

数十载光阴荏苒，我见证了父母

的日常，他们也会有争吵，有时会因

为生活琐事而争得面红耳赤。但转

瞬之间，父亲便会带着笑容，用他的

幽默让母亲破涕为笑，那笑声如同春

风，化解了所有的冰霜。

我和爱人，也在育儿的道路上有

过争执，对事物的看法常常各持己

见，但岁月如歌，许多年过去了，我们

依旧如我的父母一般，携手同行，相

濡以沫。尤其是自父亲七年前离我

们而去，每当母亲谈及父亲，她的言

语间总是洋溢着对他的深深思念，那

份爱意穿越时空，让我深刻感受到父

母之间爱的存在和力量。

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

酸甜苦辣的各种味道。爱情，不可

能总是如生猛海鲜般华丽丰盛，更

多的时候，它就像是一碗朴素的泡

饭，简单而清爽。这样的滋味，又有

何妨呢？

若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珍视婚

姻如同珍视生命中的瑰宝，渴望爱情

如星辰永恒，那么我们就需要双方携

手，共同耕耘这份情感的田地。我们

应当努力成为完整的自己，寻求内心

的幸福，而不是仅仅依赖他人来填补

我们的缺失或完善我们的存在。

或许，这才是爱情最纯粹、最真

实的模样。

山坡上，几树晶莹如雪的白花，

开得繁密，挤挤攘攘，热热闹闹，幽

香袭人。这是几株寂寂于山野的老

梨树，色白之花，像雪、似玉，凛然、

冷清。一树雪白，偏又能让人觉出

纷繁意味。

野梨树穿过岁月的烟尘，一直

傲然挺立在村南坡上，像位慈祥而

睿智的老人。从树下的枝蔓间隙处

再看远处的民宿，灰瓦白墙隐于一

片白花之间，坡下的山路蛇一般地

蜿蜒，愈发如诗入境。

这个村子叫土岭，原来在此生

活的村民都搬迁到了山下，遗留下

一个个残垣断壁的石头房子，还有

山野的风和几十棵的百年老梨树。

高姐是我的老乡，她本是偶然来

这里游玩，看到这棵老树梨花盛开，

满树雪白的风姿，还有这里的大山和

村民们古朴的民风和石头房子，于是

由游客就变成了森兮民宿的主人。

她像一株梨花，在寂静的山上，

打地基，砌石块，栽树种花，把这里

简陋破败的残垣断壁打造成了山顶

民宿。10年的光阴，脸晒成了黑红，

头发也白了鬓角，从美丽娇俏的妇

人成了奶奶。她把儿子也从豫东带

过来，她说将民宿注入年轻人的观

点和元素，她将热爱变成了事业。

中午，她邀请我们在山上吃饭，

她说有太行山里的凉拌木兰芽、山

韭菜炒土鸡蛋、炖个土鸡，我给她带

了家乡的卷尖和烧鸡，朋友带来了

美酒，高姐拿出了她酿的野葡萄酒、

桑葚酒。我们面窗而坐，窗前是高

姐从山上采撷来的连翘花，茶杯里

是高姐自制的桑葚茶。那顿饭，我

们吃出了分外香。饭后，几人坐在

山顶，周围几株梨花开得正盛，连空

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极目

远望，尽处点点梨花如雪，远处群山

静谧连绵，仿佛笼了一层青纱。

午后，明媚的阳光透过落地玻

璃大窗投射在茶色的木桌上，投射

在我们的身上，暖暖的，分外惬意。

我们在品茗闲聊，一只蜜蜂嗡嗡围

着插在玻璃瓶里一大捧金黄的连翘

花，那明快的金黄感染了每个人。

高姐笑着说，别看老梨树流落

山野，纵使无人欣赏，时序到了，它

便热热烈烈开满一树花。还有满山

的连翘花也开得特别好，紧跟着还

有荆花，这里的野蜂蜜特别甜，一股

自然的花香。目前，我们还开始做

“甜蜜事业”，让专门的养蜂人在山

上养蜂，根据四时花开做蜜，有荆花

蜜、槐花蜜、枣花蜜和连翘蜜。太行

山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尤其是梨花

开时，沿坡连翘一片金黄，点点野桃

花开有红有粉，美得像幅五彩的油

画。这里的蜂蜜、蜂王浆天然有机，

特别受欢迎。

阳光下的高姐的脸上溢出幸福

的笑容，她的身后是错落有致的山

顶民宿，一朵朵，一簇簇，一树树，一

片片，满眼花海，绘成春的画卷。约

上三五好友或漫步在花间驻足观

赏，或流连在花旁尽情拍照，感受这

美好、惬意的春天。

绚烂的梨花下，蜂蝶翩翩飞

舞。高姐在山间忙碌，她说和人约

好了要去对接一些合作项目，阳光

下的她灿烂地笑着，她说民宿的春

天来了。

山里四野天宽地广，熏风吹来，

空气中弥漫着草木和梨花的清香。

亲情家事闲庭信步

■■ 王会亮

母亲，神圣的称谓

母亲

是个神圣的称谓

瓜熟蒂落 生命诞生

我在这个世界降临

她所有的心血

无怨无悔地

滋润着我生命的根须

在我小的时候

她是不知疲倦的春燕

为我筑建温馨的家园

在我成长中

她是步履艰辛的纤夫

拉着我的稚嫩一步步靠岸

当我受伤后

她是舐犊的老牛

用深情抚慰我的道道伤口

目送我远行时

她是村口驼背的老柳

思儿的心情穿越了秋水

犹如一弦射箭的弓

箭射远了 弓也拉弯了

哦 母亲

是厨房里熬汤煮饭的老妈

是戴花镜缝补衣服的老人

是农田里耕作不辍的犁铧

是放下电话却放不下的牵挂

为了儿女

汗滴是一生的标点符号

涓涓暖身的母爱

竟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

肥了大海

瘦了溪流

（外一首）

院子里的艾草，蓊郁了整个季节

我时常端坐在院子里，凝视

这些不速之客

母亲当年割艾的身影，是一只

起舞的蝴蝶

现在依然在艾枝上颤动

我想给母亲写首诗，不需要

华丽的辞藻

我的每一个语气词，母亲都能

心领神会

艾草茸茸，有一种爱

远比它茂盛

艾草茸茸

■■ 桂林

母亲的菜畦

母亲的菜畦，在老家的水塘边

发出咳嗽，支撑着单薄的日子

一垄垄时令蔬菜用自己的青春

生动母亲卖菜的吆喝声，去

喂饱岁月

我的童年宛如菜畦一样，被

母亲

浇灌得青枝绿叶

我的理想爬出菜畦，超过了

母亲的丝瓜桩

我常在诗行里播种悲悯，宛

如我蹲在

母亲的菜畦里，栽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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